
好事花生 

「你知道台灣哪個地方盛產花生嗎？」我時常問初次相識的朋友這個問題，大部分的

人認為是嘉義、台南或高雄，只有極少數人回答雲林，卻僅是憑著感覺猜測。 

打開窗戶，早晨的陽光透進書房，一眼望去是四周綠油油的農田，穿插著道路，形成

一幅綺麗的風景。也許這是某些人嚮往的退休生活，然而在此生活近二十年的我，心

中竟毫無感到一絲喜歡，反而想離家高飛。選填大學志願時，六個選項裡，全部都在

北部，或許我是社會課本中，所提到的外移人口吧！ 

年少的男孩，懷抱著夢想，離開那片田野。 

我的離開並不完全沒理由，我們家秉持的傳統觀念，尤其是與爺爺、奶奶住的那麼

近。每逢初一、十五或節慶日，奶奶一定會拜拜。雖然準備的過程十分辛苦，然而結

束後的大餐，也成為某種期待。爺爺是一位職業農夫，身為長孫，每逢收成季節時，

到天還未亮的農田裡幫忙，那時總羨慕那些還在夢鄉中的同學。一望無際的花生田，

雖然有機械的幫忙，卻也是一份體力活，待到太陽落入海平面，臉如夜色般的黑。 

父親開著一間雜貨店，同時也是長子，每當收成季時，農田裡總能看見三代同堂的身

影。不過父親也是最主要的離開原因，自我記事起，父親對我的教育，總是以最嚴格

的標準，直到國中前，只要稍微做錯事，都不免棍子的伺候。天性自由開放的自己與



頑固保守的他，經常因為觀念不合而爭吵，甚至需要奶奶和其他親朋好友調解。 

曾幾何時，每到收成季節的假日，是記憶中的痛苦記憶。 

除此之外，父母也十分注重我們的教育，然而進入青春期，經歷了長久的打壓的我，

產生了逆反之心。國中時，我沉浸於喝酒、打牌和翹課的循環，每天不務正業，成績

也從前十名掉到倒數，甚至會考成績更是一敗塗地，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母親流淚。一

股從未有過的愧疚感，頓時湧上心頭，也在那時埋下改變的伏筆。 

進入高中後，我一改國中時的頑劣，目標只有考到好成績，無數個夜裡，寂靜的農田

旁，有盞未熄滅的燈。好在皇天不負苦心人！成績都能穩定在前五名，同時也收穫一

群要好的朋友，與父親的關係稍有緩解，一切彷彿步向正確的方向。 

那時的花生也收穫滿滿。 

對於每位高中生而言，學科能力測驗（簡稱：學測）是人生中重要的轉折點。還記得

那個疫情肆虐的盛夏，從窗戶向外望去，那片農田依然綠意盎然，不過堆積如山的解

題書，卻令我實在開心不起來。就在某個午後，一則簡訊劃破了寂靜的房間，「我確診

口腔癌，目前還在等報告。」爸爸傳了看似語氣平靜的描述事實。剎那，我聽見弟弟

在廁所啜泣，妹妹把自己鎖在房間放聲痛哭，然而我找到正在顧店的母親，語氣平靜

地討論下一步該往何處？ 



背負長孫、長子和男孩子三重身分的我，從小就被要求不能隨便哭泣，需要抗起照顧

家庭的責任，也許這是我沒有輕易落淚的原因。儘管感到非常錯愕及難過，學測的壓

力沒有絲毫減少，更要幫忙家裡看店，除此之外還要時刻擔心父親的狀況，那陣子也

趕上了收成的季節，看著堆積如山的花生，一時間心裡祈禱能有好事發生。 

手術前夕，因為疫情的緣故，醫院限制一次僅能一人探訪，我坐在病床旁，病房內的

寧靜，耳邊能清晰聽見儀器的聲音。沉默許久後，父親開口說：「大哥，這一陣子辛苦

你了，這個家就交給你了。」我睜大眼睛顯得不知所措，點頭輕聲說道：「我知道

了。」一個男人的交付是如此的簡單沉重，一夜之間長大，原來是如此啊！ 

幸好，好事真的發生，父親是癌症初期，切掉病變部分即可，原本有著許多陋習的父

親，作息也變得正常，甚至迷戀上爬山。不知不覺中，又是一年盛夏，我考上桃園的

大學，曾經嚮往的生活，也逐漸實現。又是收成季到來，不過這次竟沒有感到厭煩及

抗拒，取而代之的是有點不捨，看著堆積如山的花生，我在心裡對它們說了聲：「謝

謝！」 

待到成熟後，離開了土壤，反而眷戀起那片土地。 

升上大學後，抱著認真對待所有事務的態度，不僅在學業上取得好成績，也收穫一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此順利的大學生活，卻讓我感到自我懷疑，為何平凡的自己能有

那麼好的人緣？有人說我很樂觀、成熟，也有人說我很好相處，然而印象深刻的說



法，是那場在海邊的談天，一位要好的朋友跟我說：「我想是你的真誠，不論事情與你

有關與否，你總是不遺餘力給予幫助，甚至我情緒低落時，給予許多安慰。」那刻我

發現，這都是父親、爺爺甚至整個家鄉所帶給我的特質。 

此外，最讓我感到自豪的是加入服務學習志工團隊！最初只是抱著想做些什麼的想

法，卻收穫了一群好夥伴，無數個採訪及營隊，使我看見更加廣闊的世界。很慶幸當

初選擇認真讀書，選擇加入志工團，還有一路以來都未曾放棄的自己。 

果實累累的花生，表面雖然佈滿塵土，它們依舊互相扶持成長。 

一切看似一帆風順，然而在大學即將倒數一半的夏天，一通電話打亂平靜的生活，「爺

爺口腔癌末期，目前在醫院等報告。」母親語氣沉重地通知我此事。「怎麼可能！上個

月母親節聚餐，他不是還好好的嗎？」我不可置信的問，然而媽媽解釋完後，現實也

逼著我不得不承認，原來他隱瞞疼痛很久，以為吃些成藥就能痊癒，頓時後悔自己為

何沒有提早發現他的異常。 

儘管期末考快要到來，我毅然決然決定乘上返鄉的列車，前往家裡幫忙花生的收成，

那年的夏天異常炎熱，花生也難得的大豐收。結束收成後，我前往醫院照顧爺爺三

天，讓父親能夠休息一下，看著瘦弱且無法說話的他，心情異常的複雜。人在生病

時，往往脾氣會變得暴躁，因為曾經閱讀過張曼娟老師的《我輩中人》，於是先前做了

心理準備，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更加的真實與複雜，小至喝水、睡覺；大至吃藥、



治療，每天的睡眠幾乎不到四小時，僅是三天的疲勞轟炸，讓我體會到父親的辛苦。

到了離開醫院北上的那天，爺爺坐在床邊，用盡全力地說出一句話：「你要好好讀書，

不要像我一樣像個牛種田。」晃眼間，我不知該如何回話，只能點頭說到：「我知道

了。」北上的列車上，幾滴淚水悄然落下。 

看著堆積如山的花生，心裡再一次祈求好事發生。 

如今爺爺接受化療，氣色明顯好了許多，甚至可以進食，父親身體也越發健在，而我

也更加充實自己，不論是實習時的好表現，或是在一千多人面前表演，一切仿佛又步

上正軌。儘管未來的路還不明確，甚至有可能再次跌落谷地，但是相信那些在農村裡

學到的事，也許稱得上一種信念吧！它能帶我走出每個黑暗，走向有光的遠方。 

人生也過了二十餘載，經歷了許多事後，感覺自己好像長大，又好似還未長大。如今

有時會想家，每個盛夏的花生收成季時，那片農田裡依然會見到一個男人的身影。陰

晴不定的天氣裡，不論乾枯的裂痕，或是淹滿水的汪洋，它依然頑強的生長，也許有

一天花生田會消失，那些所愛恨的人會不在，而我依然會祈求好事發生。 

曾經所厭惡的事物，有一天卻成為人生中最重要的信念。 


